
Industry Promotion Research❙ 157

https//doi.org/10.21186/IPR.2020.5.1.157

朝鲜秋史与清文人学术交流之小考

-以翁方纲與阮元为中心

최창원 (崔昌源)
청운대학교 중국학과 교수 (靑雲大學校 中國學科 敎授)

A Study of Korean Kim Jeonghui and Qing Dynasty Scholars 
Academic Exchanges 

-Focus on Weng Fanggang and Ruan Yuan-

Chang-Won Cho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Chungwoon University

요  약   清朝推翻明王朝统治后，对曾为明王朝宗祖国的朝鲜影响深远，不仅出现严禁携带清朝出版各类书籍入关的规定，更

有宋时烈“北伐派”提出要北伐清朝的主流政治主张，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当时朝鲜半岛上洪大容、朴齐家、金正喜等学者

为代表，通过多次的访问顺天府(今北京)，提出了“北学中原”的主张，并逐渐形成了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实学思想学派“北学

派”。朝鲜实学家金正喜更是在与翁方纲、阮元等清朝著名的考据实学学者的影响下，在经学、金石学、书法等上成果丰硕。

其所创立的“秋史派”书法风格，虽脱胎于隶书，但更具构图感，并于非对称中见和谐，且笔触苍劲有力，字字充满活力，使其

成为朝鲜时代金石书法大师。本文从金正喜访问顺天府（今北京）的一些记录，研究探讨当时朝鲜与清朝的学术活动，以及

这些活动对朝鲜时期书画方面的影响。

주제어 : 金正喜, 秋史, 朝鮮時代, 淸代, 翁方剛, 阮元, 實事求是 

Abstract  After the Qing Dynasty overthrow of the Ming dynasty, this is far-reaching influenced on the Ming 

Dynasty’s Sovereign state of the Joseon dynasty. Not only did regulations prohibit the entry into various books 

published by the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of Song Siyeo put forward the 

mainstream political proposal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Qing Dynasty.Even in this context,  Representatives 

of scholars such as Hong Daeyong, Bak Jega, Kim Jeonghui on the Joseon dynasty peninsula at the time,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Learning from Central Plains” through several visits to Shuntian Prefecture (now Beijing),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well-known Silhak (Practical Learning) ideological of “Bukhak, (Northern Learning)” in 

the Joseon dynasty history. the Joseon dynasty Silhak ideological scholar of Kim Jeonghui also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eng Fanggang and Ruan yuan other famous Qing Dynasty Textual scholar,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 Epigraphy，Calligraphy。He founded the “Chusa-che” style of calligraphy Chusa， 
the “Chusa-che” styled is although born out of the clerical script, but more composition and See also asymmetrical 

in harmony, Strong and vigorous brush strokes, Every word vibrant, Make it a master of gold stone calligraphy 

in the Joseon Dynasty.This study based on some records of Kim Jeonghui ’s visited to Shuntian Prefecture(now 

Beiji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seeking truth to facts in Korea and the Qing Dynasty at 

the time, and the impact on these activities o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n the Joseo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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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论

朝鲜李氏王朝视中国明朝为宗主国，在清军入关推翻

明王朝后，“改正朔、易服色”。这对那一时期的朝鲜知识

阶层打击较大，有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原的儒家文化已经

灭亡，“中原”已是“夷狄之邦”，有的则认为清朝立国只是

暂时的，“胡儿无百年之运”，不久便会衰败。这种对清王

朝抵触情绪蔓延扩大，急于与清朝划清界限，且严禁从

清朝带来的各类书籍入境。朝鲜正祖十一年(1787年，乾

隆五十二年)，朝鲜备边司规定“挟带杂文书及我国书册

者。杖一百，流三千里”1)、“凡係書籍, 涉於左道, 不經異

端妖誕之說及雜術方書, 一切嚴防。 毋論譯官及三使臣

所屬, 如有潛貿之事, 卽其地摘發, 燒火狀聞。”2)等等，对

于该如何处理与清王朝的关系，各方虽议论纷纷，但当

时宋时烈3)为代表的以“尊明攘夷”、“北伐清朝”的“北伐

派”为主流主张4)。

当时的大环境虽以消极抵触甚至带有敌意的态度为主

流，但是康雍乾盛世的学术文化成就，还是被人看在眼

里，以洪大容5)、朴齐家6)、朴趾源7)、金正喜等为代表

的著名学者，经过各种途径入访清朝顺天府（今北

京），通过实地考察清朝的统治和日常的社会生活及学

术文化等活动；以及与乾嘉学者翁方纲、阮元、孙星衍8)

 1) 《备边司誊录》朝鲜正祖十一年丁未十月初五日。

 2) 《朝鲜王朝实录》第45册，页673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va_11110010_001

 3) 宋时烈（公元1607～1689年）初名圣赉、字英甫、号尤岩、华阳洞

主、桥山老夫、南涧老叟、谥号文正。是朝鲜王朝的儒学者、政治

人、思想家、作家。朝鲜孝宗、肃宗时期的重臣。朝鲜王朝后期的

反清复明思想家的巨头一人，东国十八贤的一人。他是朝鲜王朝中

期的大儒学者及西人党首、老论党的首任党首。后世朝鲜人有称宋

子、宋夫子。

 4) 文炳赞 《朝鲜时代的韩国以及清儒学术交流-以阮堂金正喜为主》，

船山学刊， 2011，第1期，

 5) 洪大容（公元1731～1783年）字德保，号湛轩，朝鲜汉城人。朝鲜

李朝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实学派北学论的主要代表。出身两班

即士族地主阶级，任过世孙翊卫司侍直、泰仁县监、荣川郡守等

职。他的哲学思想，对朝鲜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6) 朴齐家（公元1750～1805年），字修其，又字次修、在先，号检

书，亦号楚亭、贞蕤，朝鲜汉城（今韩国首尔）人。清乾隆十五年

十一月初五日生，嘉庆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卒。是十八世纪朝鲜思想

史上空前绝后、构筑了独特思想体系的的思想家，代表十八世纪后

半叶的卓越诗人，标志朝鲜后期小品风格的重要散文家，文人画家

和书法家，朝鲜“诗文四大家”之一。

 7) 朴趾源（公元1737～1805年），韩国李朝末期学者、诗人、小说

家，“北学派”代表人物。字仲美，号燕岩。曾随堂兄朴明源率领的使

团到中国祝贺乾隆70岁生日，游历了北京和承德，主张实学派，对

文学发展起了较大贡献，1805年12月10日病逝于汉城。

 8) 孙星衍（公元1753～1818年），是清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书

等学者加深往来，更是认识到了清王朝的开明实学之

处，提出了“北学中原”的主张，这才逐渐地将朝鲜时代李

朝人由崇明排清的正统主义立场，渐渐转变为学习清朝

学术成就的风气。当时的朝鲜曾派出了无数远赴清廷进

贡的人士，而随行的贵族士大夫们自然成为了中韩学术

交流、交织的枢纽和中心。随着这些往来的频繁，朝鲜

时代受到清朝的积极影响，实学思想逐渐流传起来。较

有代表性的有十八世纪前半期以星湖李瀷9)为代表的“经

世致用派”，此派注重在土地、行政等制度方面的改革；

而十八世纪后半期朴趾源则是 “利用厚生派”，主要以工

商业、生产方面的改革为目标；还有就是十九世纪前半

期(相当于清嘉庆时期)以金正喜（1786年-1856年）为代

表的 “实事求是派”，其主要以考证经典、金石、文艺、

书画等的活动。当时这些朝鲜王朝与清朝的学术交流活

动，不仅促使朝鲜时期实学思想的产生，并且是朝鲜时

期文艺复兴式发展的重要萌芽。而以秋史为代表的学者

在这段时期的学术交流活动，对韩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本文通过对秋史先生访问清顺天府（今北京）时期的

一些历史记载，以及访问以后与翁方纲、阮元等的书信

往来，来研究整理两国学者之间的主要学术方面的交流

活动，以及学术交流的一些重要成果，以此在中韩学者

交流史中的进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2. 秋史的中国情结

2.1 秋史其人 

金正喜，庆州金氏的子孙，字元春，号秋史，又号阮

堂、礼堂、诗庵、覃研斋等。公元1786年6月3日出生于

今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龙宫里，卒于朝鲜哲宗七年(1856

年)，终年71岁。其出身于两班10)贵族家庭，其父为户曹

法家、经学家。字渊如，号伯渊，别署芳茂山人、微隐。阳湖（今

江苏武进）人，后迁居金陵。少年时与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以

文学见长，袁枚称他为“天下奇才”。

 9) 李瀷（公元1681～1763年）是朝鲜王朝后期的文臣，实学者兼性理

学者，经济理论家。字自新，号星湖，朝鲜实学“星湖派”（“经学

派”）的代表人物。

10) 两班（韩语：양반。英文音译：Yangban）是古代高丽和朝鲜的贵

族阶级。“两班”一词指上朝时，君王坐北向南，以君王为中心，文

官排列在东边，武官排列在西边，即“ 文武两班 ”，之后，两班专指

上朝会的官员延伸到两班官员的家族及家门。古代朝鲜对贵族或官

员的尊称也是“两班尼”（양반님，相当于汉语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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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书11)金鲁敬(号酉堂)，其在“面墙五经，挂壁三史”

(《辞奎章阁待教疏》《阮堂先生全集》卷二)的家族环境

下，天资聪慧，在他七岁时，朝鲜正祖时期的宰相蔡济

恭路过金正喜家的大门时，看到了“立春贴”上的字迹大为

感叹。18世纪后期著名的实学家朴齐家看到他的字迹

后，就决定要收这个孩子为自己的门下，在8年以后，他

拜于游英正实学巨匠朴齐家之门。金正喜精通经学、史

学、诗文、金石、书画等，是李朝纯祖时著名的经学

家、书画家。其成就不仅为时人所赞誉，更为后世所

敬仰。

金正喜拜于朴齐家门下期间，受其师北学思想影响，

曾听其老师亲自讲起三访顺天府（今北京）的经历，便

对访问顺天府（今北京）的儒者名流的经历向往不已。

在这些讲述中他充分的感到了清朝经世实学和较发达的

科技文物，热切地盼望有朝一日能够亲自去顺天府（今

北京）亲身感受这一切。终于，在公元1809年10月(嘉庆

十四年)，刚刚科举及第的金正喜终于随其父（时任冬至

兼谢恩副使吏曹判书）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顺天府（今北

京）。之前金正喜就曾通过朴齐家、柳惠凤等人得知了

清朝的鸿儒翁方纲、阮元等人的大名，于是在其来到顺

天府后，便迫不急待地拜访这些鸿儒硕士，并向他们请

教学问。据《阮堂金公小传》记载：“判书公(鲁敬)使于

燕，公(正喜)随而入，时年二十四，阮阁老元、翁鸿胪方

纲，皆当世鸿儒大名，震海内外，且显不轻与人接，一

见公莫逆也。（《阮堂先生全集》）。而这段经历正是

其成就的重要渊源。金正喜是极其幸运的，当时曾与朴

齐家、柳惠凤等人有交集的不少名儒学士或早已离开人

世，或已上山修道，亦或南下不在京城。所幸当时翁方

纲、阮元、曹江等人还留在京城中。这才使金正喜有幸与

诸位大儒一见，了却其一桩心愿。

回到朝鲜以后，他根据在清朝所积累的深厚学识，在

31岁时就指出，北汉山上原本被认为是“无学大师碑”的碑

文，经其考证，应为新罗真兴王的巡狩碑。他也因此跻

身为金石学界大学者的行列。而且他在经学、佛教、诗

11) 朝鲜王朝时期，户曹的本曹设置官员五十四名，分别为判书一名

（正二品）、参判一名（从二品）、参议一名（正三品）、正郎三

名（正五品）、铨郎三名（正六品）、算学教授一名（正六品）、

别提二名（正六品）、算士一名（正七品）、计士二名（正八

品）、算学训导一名（正九品）、会士二名（从九品）。户曹下设

版籍司、会计司、经费司三个机构。

文、绘画等方面研究与造诣，令其成为19世纪东北亚的

著名学者。他的仕途也很顺利，38岁时任奎章阁待教，

41岁时任忠清右道参议，51岁任职兵曹参判，54岁任刑

曹参判一年后的6月任冬至副使12)。然而，随着在官场上

的步步高升，金正喜却逐渐卷入了当时朝鲜王朝高层间

的党派之争，并因“尹尚度狱”于1840年被流配到离济州岛

80里处的大静县13)，而此次发配竟长达9年。朝鲜王朝时

期流配之刑为防止犯人脱逃，受刑之被看守于布满荆棘

的围墙内。金正喜为了克服流配之地的孤寂，不断地创

作，以至于他磨穿了10个砚台，写废了上千杆笔。最

终，他终于达到了“字即为诗，诗即为画”的至高境界，他

在纸上绘出一座房子和一棵枯树，题为《岁寒图》14)，

其用枯笔技法表达了其内心世界的高尚情操，而这种节

制与省略是对人为记述与虚伪的一种反驳，代表了文人

画的独特性质，他所创的为世人所熟知的“秋史体”就在这

样的孤寂的环境中产生，而文人画《岁寒图》更是其人

生中极其代表性的辉煌艺术作品。此时期金正喜的所写

所画，其实都是他的泪与汗水，也是其的“灵魂”之所在。

他不仅为世人留下“秋史体”和《岁寒图》，还在诗与散文

中里留下了自己的独到见解。1849年，他虽然结束了流

配生活，但却在两年后再次遭到流配。最后，他在京畿

道果川度过晚年，并于1856年与世长辞，享年71。

金正喜先生一生成就颇多，他不仅精通书画，更是著

名的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考证学家、还是一位

创作成果丰厚的诗人，可惜其书名太高，其诗名往往为

其书名所掩15)。正如朝鲜王朝学者申锡禧(1808—1873)

《覃擘斋诗集序》所云：“阮堂公诗文，故卓然大家，以

工书名天下，为其所拚云。余少日借读公诗。始信公之

可传者，不第以书名。”，秋史先生为后人留下了极其丰

富的书画艺术及文学、学术遗产。

12) Kim Sang-tae, 秋史金正喜와 楽汕居人 石溏人과의 关系研究， 国

立大学图书馆报，第18辑，p8.

13) 为今韩国济州岛南济州郡大静邑。

14) 《岁寒图》

15) 詹杭伦, 论朝鲜王朝学者金正喜的诗学宗尚， 中山大学学报， 2017

年第5期，第57卷，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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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秋史临京

金正喜的老师实学家朴齐家先生于乾隆四十三年

（1778年）作为出使清朝的使臣随员，到访了顺天府

（今北京），结交了纪晓岚在内的很多清朝文人朋友。

访问顺天府期间受到热情款待，而朴齐家更作为朝鲜诗

人的代表，受到了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李调元、潘庭

筠等人的称赞。并与纪晓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朴齐家

回到朝鲜后将在顺天府时探访的文物制度等，整理成书

为《北学议》。朴齐家曾四次出使清朝与纪晓岚、翁方

纲、阮元等近100多为清朝人士结交相识。金正喜正是在

这位“北学派”巨头的教导和影响下，继承了洪大容、朴趾

源“吸收外物而善己”思想的“北学”脉系。

在其师朴齐家的影响下，金正喜对顺天府充满了憧

憬。终于在24岁考取了科举生员以后，随其父亲一同出

使清朝。他到了顺天府之后，结识了诸多文人学者，并

拜其中两位敬仰已久的学者为终身之师，一位是翁方

纲，另一位便是阮元。而后金正喜更是以阮元弟子自

称，并以此意自号阮堂。阮元与朴齐家熟识，更对朴齐

家的这位门生喜爱有加，阮元送给金正喜245本书。其中

包括阮元写的一本《北碑南帖论》，这本书金正喜一生

珍藏，在金正喜所著的书籍里也表达了对阮元尊敬的心

情。翁方纲对于金正喜也非常赞赏，给他看自己的藏

书，写了很多作品送给他，金正喜从中受到很多启发。

当金正喜要离开中国的时候，阮元、翁方纲等一行八人

为他送别，同行的朱鹤年画下了《秋史饯别图》16)，这

幅画被金正喜带回了朝鲜妥善珍藏。

金正喜访京的这段经历，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

在翁方纲的教导下，将学问与书艺贯通一体，通达了碑

文的书体研究，发现了清代学者以艺术性为观点而进行

的碑学运动，并以此开拓眼界、融会新旧思潮，将考证

学、金石学、历史学转化为多元的艺术书风，这更是深

刻地影响到了日后朝鲜书法的发展与创新。中国从晚明

16) 《秋史饯别图》

时就形成了一种浪漫主义的书风，出现了一批颇具革命

性书风的思潮，特别是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书风在国内

形成了一股潮流，而此时的朝鲜书坛还是在研习董其

昌17)的风格。金正喜在顺天府（今北京）期间，发现了

清朝浪漫主义书风的态势，并受到了极大的启发。

金正喜返回朝鲜后，几十年间一直与清朝一大批文人

保持了非常密切和频繁的交流，双方互赠礼品极多。清

学者们不仅通过金正喜了解到了诸多的朝鲜的拓片、石

碑，获得了更多的治学文献、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同时

也让朝鲜时期的学者看到真正作为书法母国的丰富资

源。这与他将来’秋史体’的形成，包括书风在韩国迅速流

行是密切相关的。金正喜的“秋史体”书法始于隶书，初期

仿颜真卿和董其昌，但自清朝回国后，精研欧阳询、翁

方纲、阮元诸家，最终创出了格调高古的“秋史体”，其在

隶书、行书方面达到了新的境界。由于他一反独尊赵孟

頫传统书风的风格，大胆创新，而被朝鲜书法界誉为“书

圣”、“朝鲜书法史上的最高精华”。因此，金正喜不仅成

为了当时朝鲜研究清朝书学的第一人，也成为了朝鲜书

法巅峰的代表人物。在金正喜这40天的京城之行，所见

所识都全方位的影响了他的思想、审美、创作。回到朝

鲜以后，在他的努力下，以金石考证学为中心的清朝学

术传入朝鲜，并在当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还对现当代

韩国的书画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地影响。

3. 秋史与翁方纲、阮元的交集

3.1 秋史与清朝大儒的往来

清代“乾嘉之学”是清朝康、雍、乾、嘉时期清儒的伟

大学风，那时的清学者们提倡做学问一方面要考究文

献、讲求章句，更要道德践履、经世致用。不在提倡单

一的文献学习，认为考求古典只是工具，更重要的是修

齐治平。但是，由于清初文字狱盛行，学者不敢知行合

一，胸怀天下，而是被压抑于方寸间的书斋中。随着乾

隆时期废除文字狱，到后来嘉庆时期对外交流逐渐的增

多，更多学者又开始注重实际，联系现实政治。这便产

生了一大批通儒式的学者，他们精于文献考据，同时也

17) 董其昌 (1555年2月10日－1636年10月26日)，字玄宰，号思白、思

翁，别号香光居士，直隶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区）人。明朝政治人

物，书画艺术家。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与邢侗、张

瑞图、米万锺合称晚明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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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世道人心。金正喜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来到顺天府

（今北京）。这期间，他不仅搜集了大量经、史、书、

画等资料，且结识了嘉庆时期诸多名儒学者，更是得到

敬仰已久的翁方纲和阮元的器重，成为座下弟子。金正

喜回国后一生所用字号甚多，但大都可从他翁方纲、阮

元两位中国老师身上寻找到渊源。如金正喜一号“阮堂”。

乃是表达对阮元的敬重，而其号“诗庵”。则为翁方纲所

赐。其又号为“礼堂”，则是表达对清代中期礼学大家凌廷

堪的敬仰。由此可见其与翁、阮等交谊之深及对清代学

术的向往。

金正喜初访时清朝虽相识诸多大儒。但后来金正喜最

常称颂的却是“翁、阮”两位导师。李尚迪《恩诵堂集》中

《奉挽秋史金侍郎》说：“海国通儒(阮堂)旧见，推北翁

覃溪，南阮芸台。”一位是汉学考据的大师和学术领袖，

另一位是服膺宋儒兼通诗书画的大儒。翁、阮二人无疑

是金正喜能够会通汉宋，终有所成的重要导师。

翁方纲（1733年-1818年），字忠叙，一字覃谿，号覃

溪，晚年号苏斋。顺天府大兴县（今属北京市）人，清

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乾隆十七年（1752年）

壬申恩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任国子监司

业、内阁学士等，后出督广东、江西学政18)。乾隆五十

六年(1791年)辛亥九月十七日，提督山东学政。五十八

年(1793年)癸丑六月二十三日，奉旨回京供职19)。嘉庆

四年(1799年)，左迁鸿胪寺卿。嘉庆十二年(1807年)，

重赴鹿鸣宴，获赐三品衔。嘉庆十九年(1814年)，再赴

恩荣宴，加二品衔，其时年已八十二岁。后于嘉庆二十

三年(1818年) 与世长辞。

翁方纲精于经史考据之学，亦注重文学，曾作《书

经》、《礼经》、《论语》、《孟子》等书的笔记。精

通金石、书画。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

略》、《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庙堂碑

唐本存字》、《复初堂集》、《石洲诗话》等20)。在诗

18) 《翁氏年谱》记“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辛亥九月十七日，奉命提

督山东学政。”

19) 《翁氏年谱》记“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癸丑六月二十三日，奉旨

回京供职。七月二十四日，回京。七月二十五日，到内阁办事。”

20) 《清史稿⋅卷485》：方纲精研经术，尝谓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

主，论语曰“多闻”、曰“阙疑”、曰“慎言”，三者备而考订之道尽。时

钱载斥戴震为破碎大道，方纲谓：“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考订

训诂，然后能讲义理也；然震谓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则

不尽然。” 方纲读群经，有书、礼、论语、孟子附记，并为经义考

歌方面，他以杜甫、黄庭坚、苏东坡为正统。后代总结

他的诗学理想为“肌理说”。此说言辞藻与内涵、技巧及心

意之结合。且其书画之学亦有诗学色彩。更难能可贵的

是，翁方纲治学不强分汉学、宋学门户，他不排斥义理

之学。公元1809年冬，金正喜在顺天府保安寺街见到了

翁方纲。翁方纲许其成为弟子，后来又赐号“诗庵”。金正

喜在画兰时常用此号。在翁方纲这位老师这里，最吸引

金正喜的可能不是“经典”上的训诂考据，却是更偏重于金

石、书画的方面的艺术造诣。他从翁方纲学到了比李朝

文人更加丰富且奇妙的笔墨法度及艺术构思。翁方纲所

收藏的大量书画作品，另金正喜大开眼界。

阮元(1764年—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别号雷塘庵

主，晚号颐性老人，占籍仪征，实为邗江公道人。乾隆

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历山东、浙江

学政，迁兵、礼、户三部侍郎。嘉庆时，先后任浙江、

江西、河南巡抚，漕运、湖广、两广总督。道光时，迁

云贵总督，随后入朝拜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进

太傅，卒谥号文达21)。

阮元是清代中后期号称“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元老”

的封疆大吏，同时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师鸿儒，在经

学、史学、哲学、训诂、文字、金石、书画、校勘、历

算、舆地、文学等领域都卓有建树。他从文五十年，随

位高权重，但不废学问，宏著颇丰，著有《经籍籑

诂》、《皇清经解》、《畴人传》、《揅经室集》等三

千六百多卷，尤以训诂、考据之学见长，成为乾嘉学派

的后起之秀和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嘉庆十四年(1809)十

月二十八日，金正喜随其父来访顺天府。阮元非常热情

地接待了他，以上等“胜雪”茶为款待，共赏了金石图书，

赠予其《经籍纂诂》。金正喜的《仿怀人诗体历叙旧

闻，转寄和舶大板浪华间诸名胜当有知之者十首》中：

“《七经》与《孟子》，《考文》析缕细。昔见阮夫子，

喷喷叹精诣。随月楼中本，翻雕行之世。”也讲述了与阮

元见面时的情形。嘉庆十五年(1810年)，阮元与李鼎元、

洪占铨、谭光祥、刘华东、翁树昆、金勇、李林松、朱

鹤年等人为金正喜践行。此后，金正喜还因在顺天府期

补正。尤精金石之学，所著《两汉金石记》，剖析毫芒，参以说

文、正义，考证至精。所为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

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论者谓能以学为诗。他著有《复

初斋全集》及《礼经目次》、《苏诗补注》等。

21) 阮元文化网，http://www.rywh.net/view.asp?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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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未能与诸公以诗会友而深感遗憾，写下了《我入京与

诸公相交，未曾以诗订契，临归，不禁怅触，漫笔口号》

一诗：“我生九夷真可鄙，多愧结交中原士。楼前红日梦里

明，苏斋门下瓣香呈。后五百年唯是日，阅千万人见先

生。芸台宛是画中睹，经籍之海金石府。土华不蚀贞观

铜，腰间小碑千年古。化度始自壁蚌斋，攀覃缘阮并作

梯。君是碧海掣鲸手，我有灵心通点犀。野云墨妙天下

闻，句竹图曾海外见。况复古人如明月，却从先生指端

现。翁家兄弟联双璧，一生难遣爱钱癖。灵芝有本醴有

源，尔雅迭宕高一格。最怜刘伶作酒颂，徐邈聊复时一

中。名家子弟曹玉水，秋水为神玉为髓。覃门高足剧清

真，落笔长歌句有神。却忆当初相逢日，但知有逢不有

别。我今旋踵即万里，地角天涯在一室。生憎化儿弄狡

狯，人每喜圆辄示缺。烟云过眼雪留爪，中有一段不磨

灭。龙脑须引孔雀尾，琵琶相应蕤宾铁。黯然销魂别而

已，鸭绿江水杯中渴。”

3.2 秋史归国后的交流

金正喜回到朝鲜后，也还一直挂念着翁方纲和阮元，

不仅互通书信，互道近况、探讨学术问题，并在学术方

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嘉庆二十年（1815年），十月十

一日，翁方纲致信金正喜，告知其四儿翁树崐凶耗。十

四日，致信金正喜论治经要义，曰“省手札，具叩诸经

义，盖意在欲治《仪礼》，甚善。所说郑注未剖处，此

须通彻详之”22)。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正月二十

五，翁方纲再次致信金正喜，与其讨论考证之学，认为

“考订之学，汉学也；义理之学，宋学业。”劝解金正喜，

曰：“考证即义理止血，不分二事，切勿空谈，好学深

思”。次年（1817年）已经八十四岁高龄的翁方纲致信金

正喜，信中说“诸经《附记》自去年秋间以来，覆家检

核”，“承札问朱子《易本义》音训，训诂之学与义理之

学，本是一理，无所庸其歧视也。”为金正喜对 “《易本

义》音训” 问题的进行了答复。随着二人书信的往来，相

互也会互赠礼物，翁方纲将自己的文集、著说、刊印本

赠予金正喜，金正喜也将朝鲜文人的文集、石刻碑帖、

古镜、纸张等物品赠予翁方纲23)。

道光三年(1823年)，阮元的《擘经室集》刊刻后不

22) 《复初斋文集》卷十一《答问秋史》

23) 黄丽华，2014，《金正喜与翁方纲的交往小考》，延边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院，p157.

久，金正喜便得到此书。在认真拜读以后，获悉了元代

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在中土已经失秩，便在朝鲜竭尽

全力搜求到了《算学启蒙》的原刊本并加以重刻，使得

《算学启蒙》得而复失。道光十一年(1831年)金正喜弟子

李尚迪到访中国，次年回国之际，当时在顺天府的阮元之

子阮常生，委托李尚迪将阮元主持编纂的多达1400卷的巨

著《皇清经解》转赠给金正喜，此乃传入朝鲜的首部《皇

清经解》24)。

金正喜的书斋别名之一为“覃孽斋”，乃取翁方纲之别号

“覃溪”和阮元之书斋别名“擘经室”(又名“覃经斋”)中各一

字组合而成，可见金正喜对这两位学者的尊敬。更是处处

显现出金正喜与这两位大儒的跨越国境的非凡友谊。

4. 翁方纲与阮元对秋史治学方面的影响 

翁方纲与阮元作为金正喜一生中极其重要的导师，两

位的治学精神各有不同，这也对金正喜产生了不同的影

响。翁方纲初次见到金正喜感叹道“海东有此英才耶！”，

并盛赞秋史“经术文章，海东第一”。更不惜将其珍藏的史

料和金石碑帖赠予这位天才学子。后来，金正喜拜于翁

门下，翁方纲又展示了其秘藏书画名品，图画真迹，并

从鉴赏到考证传授给金正喜。金正喜在后来的回忆中

曰：“图书文籍，扦架琳琅，登其堂者，如入万花谷中，

令人心摇目眩，而无暇谭论者也”。翁方纲为人忠厚敦

古，充满着理想主义精神，他的书画的收藏和传授对金

正喜今后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阮元对其的影响则表现其治学理念上，年仅47岁的

阮元当时已是名满京城的大学问家和政治家。他不仅培

养了大批学者，还刊印了诸多流芳千古的经典，如《十

三经注疏》、《学海堂经解》等。阮元在在做学问上，

虽然表面上看似继承了戴震的观点，即以训诂考据来研

究古代经典，但他有着博大的胸襟，他的弟子、门生、

幕僚等很多都并非纯粹汉学考据的路子。阮元认为：“圣

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

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

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

间未实窥也。”25) 阮元在学问上不完全拘泥于汉学考据，

24) 陈东辉，2006，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若干事迹考述，湖南大学学

报，第20卷第2期，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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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像是为有号召力的学术组织者。阮元强调的“实事求

是”、富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对金正喜的学术思想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金正喜在回到朝鲜后也积极倡导金石考据学，并成为

了该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的朝鲜金石学第一人，是名副其

实的朝鲜金石学开创者。与阮元的见解一样，金正喜也

认为金石考据之目的在于“羽翼经史”、“分隶同异，偏旁

流变”26)。金正喜在阮元的“宫墙”、“门径”之喻的基础

上，提出了“圣人之道，譬若甲第大宅”，“训古者门径”之

说(《全集》卷1，《实事求是说》)。在他看来圣贤之道

好比甲第大宅主所居住的“堂室”，而训话又好比是“门

径”。“堂室非门径不能人也”,若“门径不误堂室”,“必精训

话”。很显然，金正喜的“堂室”与“门径”之说是对阮元的

“宫墙”与“门径”之论的继承和发展。金正喜还提到“不尚

空沦”和“躬行实践”的问题，为的是坚持“精求训法”的考

据实践。金正喜的求是学风对他的金石书法的成就有很

大的帮助，特别是金正喜在对《新罗真兴王巡狩碑》和

《真兴王巡狩碑》这两个碑文进行考证时，充分利用了

金石学知识，不仅考据出碑的性质、年代，还发现了文

献误记的问题，其所撰的《真兴二碑考》一文做出了出

色的考证，视为朝鲜金石考据学的重要代表作品。

金正喜晚年流放济州岛，在自画像上自题说：“覃溪云

‘嗜古经’，芸台云‘不肯人云亦云’，两公之言，尽吾平

生，胡为乎海天一笠，忽似元佑罪人”他自比中国宋朝元

佑年间因为“乌台诗案”获罪的苏东坡，遥想两位老师的

话，思考他一生的学问方向。后来阮堂冲破古人樊篱终

于领会出独具一格的“秋史体”书法。应该就是在对翁、阮

二老师思想轨迹苦苦冥想寻觅的成果。

5. 结论

金正喜在翁方纲、阮元的金石学研究和实事求是的治

学方法的影响下，在金石、书法上取得了卓越的历史成

就，并且推动了海东金石书法的发展。虽说金正喜在学

术方面同时受到阮元、翁方纲清学者的影响。但是，其

25) 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A]，阮元，揅经室集-一集：卷二[C]，北

京：中华书局，1993，p37

26) 金正喜，与申威堂三[A]；金正喜，阮堂先生全集：卷二[C]，汉城： 

新诚文化社，1972

实学思想则更主要源于阮元。金正喜秉承其的治学理

念，著有《实事求是说》，更是强调了影响秋史的此理

念。而阮元也对金正喜这位异国晚辈学者盛赞有加，称

其为“海东第一通儒”，评价颇高。当然，翁方纲也在其书

法造诣上帮助极多，影响深远。而秋史与清代学者们的

交流，确实有力地推动了两国间的文化、文学、书画、

学术等等的诸多发展，并在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中有着极

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从朝鲜文坛的发展角度来看，在朝鲜时代之所以

能够形成以金正喜为中心的考据派（实学派之一）无疑

是受到了翁方纲、阮元等清代大儒的影响。翁方纲、阮

元等在金石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也为朝鲜时代的学者

们提供更有价值的学术参考资料，从而促进了其相关学

术体系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这为后世两国共同研究

相关的文化遗产提供了积极的榜样。

其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朝鲜时期实学派的兴

起，是金正喜这样极具代表性的使者增强了与清朝交流的

结果，这对当时朝鲜的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还有，秋史的门生中，李尚迪(号藕船)最为博学多

才，出使入清朝达十二次之多，也是交往了当时诸多的

清大儒。秋史于道光二十年被流配到济州岛，李尚迪在

老师谪居之时，常寄书籍以慰其寂寥，秋史感其情谊，

自画《岁寒图》赠送给李尚迪。李尚迪到访顺天府时随

身携带此图，见此图者皆怀想秋史之风。可见秋史在中

韩学术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金正喜与这两位清代大儒的深入交流，所迸发出的火

花，为两国增添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看到了朝鲜

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和发展。中韩两国同属汉字文化

圈，中韩两国人缘相亲，文脉相通，有着同源相通的文

化传统，更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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